
麦芽为禾本科植物大麦的成熟果实经发芽干燥而得。将麦粒用水浸泡后，
保持适宜温、湿度，待幼芽长至约0.5cm 时，晒干或低温干燥。可以行气、
消食、健脾、开胃，还可以退乳、消胀。。。



大麦的芒很长，和麦穗的长度差不多，小麦的芒相对来说要短，大麦成熟时内外稃
紧抱子粒，不易分离，而小麦成熟时子粒与外稃自行分离。



相传南宋高宗赵构亲生儿子早夭，只有两个
养子赵琢和赵昚shèn 。虽然是养子，但是赵构

对他们也十分疼爱，他们每天锦衣玉食。其中
赵琢因为每天养尊处优得了一种怪病，他不喜
欢吃东西也不爱玩耍，总感觉浑身无力。宫中
的御医开了几个方子，但总是吃几付药病症就
轻了，停几天不吃药就又重了，病症缠绵不去，
弄得赵构心中大为恼火。他听说民间的许仙医
术高超，便召许仙和其妻白素贞进宫看病。

许仙给赵琢开了一副药，用神曲、麦芽、山

楂、鸡内金、黄连、肉蔻、使君子、槟榔、木
香等九味药研磨成粉末，与鲜猪肝汁一起制成
小丸，让赵琢服用，赵琢服后效果非常好。赵
构很高兴，要留许仙在宫里当御医，但是许仙
心系百姓不愿入朝为官，可他又不敢抗旨，只
好找妻子白素贞商量。白素贞笑道：“你不用
急，明天面见圣上时，一切都交给我吧。”第
二天在大殿上面见皇帝，赵构要封许仙做御医，
白素贞道：“皇上且慢，许仙医术平平不堪担
此重任。”



赵构不信，说：“爱卿的药丸药到病除，

怎么能说医术平平呢？”白素贞笑答：“许仙
的丸子虽好但是味道苦涩，太子是小孩子一定
不喜欢服用，草民有一药方不仅甘甜可口，而
且可以经常食用，让皇子不再犯病。”赵构奇
道：“竟有如此奇方?”“不错，草民愿献出此方，

只愿皇子康复后能让草民夫妻还乡。”赵构道：
“若有如此良药，朕当然答应你的要求。”白
素贞道：“这药也不难寻，只须成熟大麦水浸
约一日，取其发的黄棕色短芽，以色黄、粒大、
饱满、芽完整者为佳，煎服或研末服用均有效。
此方不仅用于食积不化、脘闷腹胀、食欲不振，
又可用于脾胃虚弱、乳房胀痛等症。”赵构开
始还不信，但是试着给赵琢服用后，果真疾病
不再发作。于是赵构赏赐了许仙夫妻许多金银，
让他们还乡。回到家乡后，夫妻俩就用皇帝赏
赐的这些金银在宝芝林为贫苦人民义诊，救死
扶伤，传为佳话。



生麦芽通乳，“生”取其“生发”之意，量在30g以下;炒麦芽回乳，“炒”
取其“炒枯”之意，量在60g之上。生、炒麦芽均可单独用于回乳，量60-
120g。生麦芽、炒麦芽混用用于回乳，量各为60g。



麦芽的回乳与催乳的作用，不在于炒与否，而在于量的差异。即小剂量消食化
滞，疏肝解郁而催乳(用复方);大剂量消散之力强，耗散气血而回乳(用单方)。

中医上有句行话叫“中医不传之秘在于用量”。不同的医生开同样种味的中药，
而疗效不同，除“因人、因时、因地”不同之外，究其原因，关键在于量的大
小。



张锡纯年老时，邻居有人患了阳明腑实证，

大便燥结，难以排出。医生开的是大承气汤，

但服了两剂，并未生效。

在万般无法下，请来一位本地名医刘肃亭

先生。刘先生看过病人，提笔写了一味药，威

灵仙三钱，煎汤服用，大便遂下，病已告愈。

张锡纯对此有点疑问，服用两剂大承气汤

大便不下，为何用了三钱威灵仙大便即下呢？

刘先生答曰，前用大承气汤，“犹在腹中，因

其脏腑之气化偶滞，药力亦随之停滞。藉威灵

仙走窜之力以触发之，是以大便遂通下也。”

张锡纯闻此妙论，“顿觉心性开明，大有

会悟，后有仿此医案之时，亦顺手奏效。”



真是无巧不成书。厥后张锡纯竟然遇到

一位怒动肝火而致七八日腹中胀满，大便燥
结、胁下胀痛的病人。请来医生一看，恒指。
也是投以大承气汤，服后不但大便不通下，
反而肋下转痛不可支。

刘先生用威灵仙调养腹气不通的先例围绕

在他的脑海里。按其病人脉象“左部沉弦无
力，知系肝经气郁火盛”。张锡纯急用生麦
芽一两，柴胡三钱，熬汤服后，半个小时胁
下已不觉痛，又过一个小时，大便通了，
“病脱然全愈矣”。
        张锡纯以为，此例大便通与不通，实与

肝气相关。至于用柴胡必用生麦芽者，是由
于“柴胡之调肝在于升提，生麦芽之调肝在
于宣通”。用柴胡升提恐肋下之痛加剧，故
与麦芽之宣通相济，则肝气郁者自开，遏者
自舒。



又一妇人，年近四旬，患胁下作痛数年不愈，

饮食入胃停滞不化。张锡纯以为，此肝气不升、
胃气不降也。疏方用生麦芽四钱，生鸡内金二钱，
怀山药一两，连服十余剂而愈。
        张锡纯说，麦芽“虽为脾胃之药，而实善舒

肝气。”特别提到“麦芽与肝气同气相求，故善
舒之”
        由此，想到张文甫先生说的话，“凡动物之

芽，与甲乙象形，芽之初生如甲，芽之成形如乙，
甲胆乙肝，与春日生发之气无别。”故凡芽者，
皆可疏肝理气，如生麦芽、生谷芽、稻芽等。
        医生治病不能光用套路，也不能照书本上抄

方，而要用脑子思虑，思虑酿成疾病的要素，思
虑为什么前医用药不效，还要思虑药物的成效。
这样才能方证合拍，对症下药。



凡遇“肝郁”的患者，张氏喜欢用生麦芽，

而不用柴胡。妙处在于：虽然他认为“升肝之
药，柴胡最效”，但对于许多患者，多表现为
“肝郁不升，胃气不降”，对此情况，是“取
生麦芽升肝，但不妨碍胃气之下降”；柴胡虽
然能升肝，但同时也使胃气上逆；“取生麦芽
之萌芽生发之性，与肝木升发，具有同求相求
的作用，使肝气郁结宣通”； “取生麦芽之甘、

平，归脾、胃经；具有行气消食，健脾开胃之
功效，在解肝郁的同属不忘顾护“中焦脾胃”，
顾护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泉。
  对于脉“左关特弱”者，张锡纯独创了“补
肝气以实脾胃”之方剂：
        生黄芪30g 桂枝尖9g

仅仅两味药，简单而有效。
         方剂的原理是：取五行之理，木能侮土，

木亦能疏土；木气郁过强而侮土，木气虚则太
弱而不能疏土。



升降并用
         气之升降，互为其枢，无升则无以降，无降则无以升，即所谓升降相因。肝主疏泄而

调畅气机，故肝病气机失常者多见，或肝气有余，升发太过；或肝气不足，升发无力；或
疏泄不及，气机郁滞；或木不疏土，肝脾气郁等。张锡纯深谙气机升降之要理，治疗该类
肝病，常以调理气机入手，升降药物相伍，形成独特的用药风格。这—配伍方法主要体现
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张氏对肝气上逆、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等冲逆证候，不是单纯平肝降逆，而是佐

以疏肝升发，升降相伍。其代表主剂是镇肝熄风汤。方用龙骨、牡蛎、代赭石、牛膝之类
镇肝降逆，这是常法。然张氏认为，“肝为将军之官，其性刚果，若但用药强制，或转激
发其动之力”(《医学衷中参西录》，以下引文皆出于该书)，可导致“气血上攻而病加

剧”。依此，他在平肝降逆的基础上，又加上生麦芽、茵陈，认为麦芽系谷之萌芽，生用
能升发肝气，宣通郁结，无耗损正气，且兼补助脾胃，诚为舒肝之要药：茵陈为青蒿之嫩
者，得初春少阳生发之气，与肝木同气相求，故善清肝胆之热，又善理肝胆之郁，最能将
顺肝木之性柔和，为理肝胆最要之品。又佐以川楝子，取其善行肝气，引心包之火及肝胆
所寄相火下行，又能转其发动之力。可知张氏在镇肝熄风汤中用生麦芽、茵陈和川楝子，
是顺应肝木升发条达之性，既有利于肝气的疏泄调畅，也有利于肝阳、肝风的潜降平熄。
由于本方配伍得当，既切中病机，又顺应肝的生理特性，所以迄今仍为临床常用方剂，无
论应用在中风或平素肝阳上亢者，均有良效。(对高血压者，能降低血压，缓解其症状)

    二是对肝虚气陷证，以补气升提为主，用黄芪、升麻、柴胡、桔梗等，组成升陷汤。

气虚补气，气陷升提，可谓常法。然而张锡纯认为，气血关系密切，气为血帅，血随气行。
故专用升气之药，恐引起血之妄动。因此他在用补气升发药物的同时，加入龙骨、牡蛎。
以敛血降气，治疗气陷而兼有吐血衄血者。



三是张锡纯根据“肝气宜升，胆气宜降，然非脾气之上行，则肝气不升，非胃气之下

行，则胆火不降”的理论，在调理肝胆的同时，注重调理脾胃之升降。如生麦芽与鸡内金
的同时使用，既使肝气疏泄，升发条达；又能使胃气下降，化食消滞。用于“胁下疼而兼
食滞者”，每收良效。再如麦芽、柴胡、桂枝与生姜、陈皮、厚朴同用，组成培土舒肝汤。
麦芽、柴胡、桂枝使肝脾之气上升，生姜、陈皮、厚朴使胆胃之气下降，达到肝胆脾同治
之目的。又如生麦芽、茵陈与代赭石、半夏、竹茹合用，组成舒肝降胃安冲之剂，治疗肝
郁胃逆之证。本证的病机根源在于肝气当升不能升，代赭石、半夏、竹茹降胃气，即所以
安冲。
        综观张锡纯疏肝善用柴胡、茵陈、麦芽、川楝子，且对每昧药物及配伍都有较深的研究

和独特见解。他认为，柴胡与麦芽皆善调肝，然柴胡之调肝，在于升提；麦芽之调肝，在
于宣通。柴胡与麦芽同用，相济以成调肝气之功，则肝气之郁者自开，遏者自舒，而恢复
肝之疏泄。柴胡与桂枝虽皆善理肝，而其性实有不同之处，柴胡能舒肝气之郁而不能平肝
木之横恣；桂枝既可舒肝气，以能平肝胃之气，故又为平胃之要药。茵陈与麦芽舒肝之功
类似，然茵陈有靖肝胆之热的作用，麦芽有调理脾胃之功。其中，张氏最善用生麦芽，或
与柴胡，或与茵陈，或与川楝子，或与桂枝等并用。可谓舒肝用药之妙，实可效法。



张锡纯认为，治疗肝病热药“单用之则失于热”，寒药“单用之又失于寒”。故提
倡寒热并用，使“寒热相济，性归和平”，用之无失。这一特点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
面。

黄芪与知母配伍，诸如升陷汤、升肝舒郁汤、理郁升降汤等皆是。关于黄芪为什么配

知母，张氏解释说：“因黄芪既善补气，又善升气。唯其性稍热，故以知母之凉润者济
之”，又说“恐黄芪性热，与肝中所寄相火不宜，故又加知母之凉润者，以解其热也”
。

桂枝与龙胆草配伍，治疗肋下痛兼胃口痛。张氏在方后解说：“桂枝之妙用，不但为

升肝要药，实又为降胃要药”，“唯其性偏于温，与肝血虚损有热者不宜，故特加龙胆
草以调剂之，俾其性归和平而后用之，有益无损也”。明确指出了桂枝与龙胆草配伍之
理。

桂枝与芍药、黄柏配伍，治疗“冲气上冲兼奔豚”。张氏认为，“桂枝一药而升降之

性皆备，凡气之当升者遇之则升，气之当降者遇之则降”。此用桂枝取其降气平冲之功
，乃仿张仲景桂枝加桂汤意。但是桂枝性热，而芍药、黄柏性凉，凉热相济，方能奏效
。且芍药泻肝中之相火，黄柏泻肾中之相火。三药合用，则肝肾相火不致妄动，冲逆之
气自平。

白茅根与生姜配伍，如鸡月至茅根汤，治肝病膨胀，以白茅根为主药，“不但取其利
水也，茅根春日发生最早，是禀—阳初生之气，而上升者也，故凡气之郁而不畅者，茅

根皆能畅达之，善利水又善理气”，“加生姜者，恐鲜茅根之性微寒也。且其味辛能理
气，其皮又善利水也”。可见白茅根配生姜，既可寒热相济，使药性和平。又能相互协
助，增强利水之功。



散敛并用，是取发散和收敛两种作用相反的药物合用。肝欲散，喜条达，治肝务顺
其性，当属重要法则。但疏散肝气的药物多为辛温升散，用之不当则耗散肝之阴血。张
锡纯深谙此理，强调指出：“升散常用，实能伤气耗血，且又暗伤肾水以损肝木之根”。
所以他用发散之剂，往往配伍收敛的药物，如龙骨、牡蛎、山萸肉等。其中，尤为看重
山萸肉。认为山萸肉得木气最厚，酸收之中大具条畅之性，故善补肝而敛肝，敛正气而
不恋邪气，为补肝敛肝之要药。

山萸肉、龙骨、牡蛎与桂枝、黄芪并用，治疗“小便白浊”。此证之成，因风邪内袭
入肝， “肝为肾行气过于疏泄，遂致肾脏失其蛰藏之用，尿出而精亦随之出”。之所以
用桂枝，是因 为“桂枝亦逐风要药，因其性善平肝，故尤善逐肝家之风，与黄芪相助为
理则逐风力愈大也。 用萸肉、龙骨、牡蛎者，以其皆为收敛之品，又皆善收敛正气而不

敛邪气，能助肾脏之蛰藏而无碍肝风之消散”。诸药合用，既能散肝经风邪，也能敛肝
肾之阴精，配伍甚妙。

桂枝、柴胡与龙骨、牡蛎并用，治疗胁下胀痛。胁下胀痛者，缘于肝气郁滞，以柴胡

、桂枝疏肝理气，何以加龙骨、牡蛎二药?张氏认为，“胁为肝之部位，胁下胀痛者，肝
气之横恣也，原当用泻肝之药。又恐与大气下陷者不宜。用龙骨、牡蛎以敛戢肝火，肝
气自不至横恣，此敛之即以泻之，古人治肝之妙术也”。据《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
用本方治疗一少妇，经水两月不见，寒热往来，胁下作疼，连服4剂，诸病皆愈。

薄荷、连翘与芍药并用，如新拟和肝丸，以治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等证。张锡纯在实

践中发现，肝气之病，医者习用香附、青皮、枳壳、元胡开气之品及柴胡、川芎升气之
品，连连服之，恒有肝病未愈，元气已弱。乃知上述开气、升气之品既能疏肝也可伤肝
。遂用甘草、芍药、连翘、肉桂、冰片、薄荷、朱砂组成新拟和肝丸。以薄荷、连翘、
冰片疏泻肝之气血，以肉桂抑肝木之横恣，以朱砂治肝中之相火妄动，以甘草之甘缓肝
，更在酸味之芍药柔肝敛肝。诸药合用，有散有敛，有缓有抑，可谓全面。据张氏介绍
，“凡—切肝之为病，服他药不愈者，徐服此药，自能奏效”。



通补并用
肝病虚证，不仅有阴血不足，也有阳气之虚。张锡纯认为，气血不足者，其经络多有

瘀滞，凡人身疼痛之处，皆气血瘀阻。若但补其虚，则使瘀愈甚，虚反不得补。若在补剂
之中佐经行气血之品，经行补药之滞，使补药之力愈大。所以，他在补肝的同时，也注意
调畅肝之气血。

补肝之药，张氏善用黄芪与山萸肉。因黄芪性温而升，与木同气相求，最善补肝之气；

山萸肉因得木气最厚，既能补肝也能敛肝，还具有条畅之性，张氏率用黄芪与山萸肉，同
时配以麦芽、当归、丹参等条达肝之气血的药物。《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用以上方法
治疗肝气虚弱病证，可“服之覆杯即见效验”，“数剂可愈”。

肝之阴血不足，张氏多用芍药、当归、酸枣仁、阿胶、枸杞、鳖甲、玄参为主药，佐以

麦芽、茵陈、乳香、没药、三七等行气血之品。如芍药、当归、黄芪与乳香、没药配伍，
治疗胁痛；山药、枸杞、玄参、芍药、酸枣仁与麦芽、茵陈并用，治疗不寐等，皆体现了
补中兼通，通补兼施的制方原则。

总而言之，张锡纯非常重视肝的研究，深谙肝的生理特性和病理特点，强调辨证论治，

尤其在肝病制方上独具特色。其升与降、寒与热、散与敛、补与通等配伍，皆相反相成，
既顺应肝的生理特性，也切中复杂多变的肝病病机。其胜过前人之处，即是学术上的重大
贡献。张锡纯的这些宝贵经验，对研究肝病论治具有较大的参考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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